
赏菊二首
韩冰

太昊陵赏菊

我们没能按照约定准时到达

龙湖

起伏不定的湖水仿佛此刻急

切的步履

难得的好天气，我忍着不说赞
美的话

浪花翻过船舷，里面空无一人
住在流水里的风吹响高悬的

荷叶的风帆，深深浅浅的水草
深一脚浅一脚地拎回思念的

雨水

提早到来的冷空气挤开捉摸

不定的门把手

它们悄悄传诵着夜半的案几上

秀华剪纸和张氏泥泥狗的好消息

我压下心里纵横的波涛

惊讶于一个新的宇宙的诞生

像是被丰沛的雨水挤在一起

从南到北，放大和传播的美不
仅来自丰硕的果实

还有太昊陵盛开的菊

当我们到来

每一朵菊花都放声歌唱

无论我们什么时间到来，春天
或者秋天

你的样子总是美的。铁架被布
满花冠的木质阁楼替换

倒置的星空攀升的岩石，无边
的寂静多么完整

折叠的天空，每一片树叶都有
公开的身份

万丈霞光冲破眼前的景致，浓
烈而抽象

我们在光芒中挑剔着自己

而美也是一种危险，隐蔽的小
镇，完整的庭院

拥挤的青石板，喧闹的街道
它们像我们一样，在做自己的

事

当我们来到，每一朵菊都放声
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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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场大雪
蒋建伟

渴望一场更大的寒冷。
这样的冬天，没有人知道它已经

来了。 好像一切都还沉醉在无边的愁
绪中，树叶就黄了飘了，耳旁的风刀
子一阵比一阵锋利， 太阳很红很远，
天空中的浮云却不再那么高淡，一切
“哗啦”就结束了。 那么后来，冬天的
静穆就不分白昼黑夜地在人们的心

版上跑呀跑呀，多少白白亮亮的孩子
们呵，一群，再一群，一个一个，笑声
多么迷人。 这个冬夜的雪花你听见了
么？

也许，醒来在第二天第三天第十
几天的清晨。

十秒钟。 一条直线、若干支线小
黑点和一幅速写的轮廓，我把一只手
掌迎向太阳，平原上的流脉竟然如此
清晰，路有多窄，河有多弯，一条浅浅
淡淡的地平线有多长，蚯蚓似的随着
你的奔跑而奔跑，还有那么多的支线
小黑点，牛马驴骡的缩小物，村庄或
是城市的缩小物，但上面肯定没有哪
怕一个人，比例小得不能再小了……
凝视、凝视，一个上午的时间过去了，
我通常都是这样回忆我们的故乡的。
有时候，别人的城市里，故乡就是一
壶酒，一壶老酒，冬天的寒冷被一个
人一口一口喝进肚子，北方、北方，向
北、向北，一晃就是四季，唉，父亲说，

儿啊，我在昨夜梦见你了，你却不知
道自己乡关何处。 想想，我们的美丽
乡愁，我们的漂泊无定，我们的一牵
一挂，我们的坚忍和眼泪———我们面

前的老酒就是一壶幸福，喝酒更应该
是一种幸福。 那么寒冷呢？ 一个冬天
的寒冷算不算幸福呢？

一天天幸福的流脉，别人的大雪
在梦里飞花，霎时间，那些美丽的弧
线纷纷扬扬的，成就了我们遥远的想
象， 宛然一朵一朵的芦花……终于，
无比熟悉的旋律响起，心灵的故乡在
杯中复活重现，古老的唢呐声在平原
上行走，我们的眼圈红了，我们闭上
眼睛，仿佛呼吸着故乡的空气。 那一
天 ，是的 ，芦花依旧香 ，踩着芦花大
雪，我们回家了，两行温湿的东西不
能自已，没有办法啊。 透明的雪花飘
来了，大风在茫茫雪原上歌唱，翻卷
起一层一层的白雾，一抬头就咽下了
一口雾，行走中我们和亲人谁也望不
见谁，心绪悲凉孤寂到了极点，喊吧，
喊吧， 我们真的喊出了对他们的称
呼，包括随雪飘逝的一些名字。 多少
年过去了，我们拼命扒开厚厚的雪找
到他们的时候，雪地上只剩下被冻僵
了的几具尸体。 雪下得可真大呀，纵
然没有被完全冻着的，也早已经被吓
了个半死，成了我们身边的一两个植

物人， 身上的零件也不那么完整了，
时不时地要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毛

病，我们总是祈望自己的讲述能够唤
醒他们的回忆，祈望我们不再是他们
眼前会说话的工具，幻想太多太多的
欢乐，但是不能，所有的往事，所有的
所有，都已经烟消云散。 一年三百六
十五天， 我们还能够再祈望什么呢，
什么都不祈望了吧。

“爸爸”， 我们轻轻叫出了声，父
亲的无动于衷自然也在想象之中，虽
然所做的这些什么作用也不起，但是
叫了总要比没有叫好。 自己多少年以
前的背叛、出走、少不更事，甚至把他
们一个个往绝路上逼，泪水显得多么
苍白和多余，内心的痛苦罪恶却在汹
涌澎湃。 太阳已经苏醒过来，我向手
的背面细细看一看，看看凹下去的毛
孔还有上面凸鼓的一条条青色的河

流走向，忽然之间，人的一生好像只
有“爸爸”这两个字了。 “爸爸”，让我
眼睛深处的父性苏醒，谁都无法阻止
自己慢慢老去，想象中父亲的衰老也
不过如此。 小儿只有 5 岁，一次和我
闹气了， 指着我的鼻子说我那么坏，
将来我要变成世界上最老的老头。 他
不知道拿“植物人”一词来比喻，只知
道“老头”。 我好像“呵呵呵”笑了。 见
我高兴的样子， 儿子顿时气上加气，

他在北京一间不足 12 平方米的陋室
里对我说：“爸爸，我……”当时，他说
的话我什么也没听见，脑子里全都是
父亲在豫东平原上辛苦劳作的身影，
他吸烟他喝酒他发凶他滚了一身泥

巴……想象中他没有借到 1000 块钱
急得跪在爷爷的坟头哭哭哭。 我两眼
空空地说，“爸爸（下雪了）”“爸爸（这
个冬天你冷不冷）”。 妻子却听不见我
说的括号里面的内容，问我冷不丁地
叫谁呢，我无意识地说叫你的宝贝儿
子呗。 我看见儿子古怪地笑了，我们
也都笑了，随便你开心不开心。

我们常常这样说，幸福就是一壶
老酒， 酒可以帮助你打开想象之翅。
多少年多少事， 空守着一盆炉火，想
象一场大雪，想象故乡的冬天，想象
在冬天里慢慢行走的任何一个亲人、
任何一个朋友， 想象他们走路的样
子，想象他们想念我的时候应该是一
副什么模样，以及小小院落里一辈子
也忙不完的家务，想象你……我的眼
前流淌开一条大路。

这个冬天，渴望天下大雪 ，许多
人走在大路上，走着，消失着，雪一直
在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只剩下我一
个人了。

最后，连我也不剩 ，世界白茫茫
一片。

散文

陈州五老艺术馆记
张华中

世之称为老者 ，必阅沧桑 ，历磨
难，积岁月，藏精神，终成大事者也 。
陈州之古，世人皆知。 始祖播慧，圣
贤辈出。 文脉赓续，绵延千载。 此皆
文积史厚、 物华天宝之故也 。 沐圣
光，栉风雨，染翰墨，固操守，齿尊志
合 ，和光同尘 ，于是便有了 “陈州五
老”之称谓。 五老者谁？ 何翁仰羲，张
师云生，李君钟晨，张公德生，袁氏根
周是也。

何翁砚农，书界翘楚。 服膺二王，
中取颜柳，后师王铎、板桥、何子贞，
熔百家于一炉。 晚年笔力雄健，苍古
沉雄。不以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
纵自己胸襟流出者。 自板桥体四条屏
《红军不怕远征难》 被一代伟人收藏
后，更是声名鹊起，远播海内。 为周口
书坛的举灯者、领路人。

张师云生，隶、行、草皆擅 ，而以
行、隶尤精。 其隶书端庄俊秀、清挺宽
博，体严法备、神气充腴；其行书以方
括圆 、健缓跌宕 ，内含刚柔 、外展筋
骨，温婉典雅，书卷气十足，唯心静手
熟法稔者方能成之。

李君钟晨，以行楷立身 ，祖述二
王，师模赵子昂之旨趣。 其人也，谦谦
君子，温润如玉。 其书也，丰润华滋、
姿荣秀出，清婉流丽、中正淳和。 观其
书而知其沉浸于传统文化久矣。

张公德生，书画皆善。 画有宋人
余韵，书以颜楷为宗。 作品气象浑穆、
天骨遒峻，担风喝月、肉丰力沉，俨然
一位老者于风霜之中，站成一棵傲雪
古梅，让人陡生敬畏之心。

袁氏根周，岁月如画，丹青若诗。
以白石老人、昌硕大师为圭臬，水墨
相发 、老辣沉穆 ，驻墨成拙 、高蹈尘
外。 花卉虫鱼、园蔬嘉木、牡丹葫芦、
春鸭秋菊，在其笔下，无不鲜活郁勃、
生机盎然。 如无有深厚功力与顽童性
情，怎能摭其缤纷色彩、活泼生命于
宣纸之上？

斯人已矣，五老俱去。 遗之墨宝
遂化为后学精神之财富。 当他们站在
历史深处，含笑而望吾侪者，踏其足
迹 、秉其道义 、承其翰墨 、启于后人
时，一定弹冠振衣、抚髯而慰耳。 老子
曰，“死而不亡者寿”，信矣！

皮伟者，陈州高士也。 策展达人，
以画养生。 其画祖述齐璜，受教家英。
笔下瓜蔬虫蛾、花鸟螳螂，精致入微，
栩栩如生。情系乡梓，热心公益。在叶
桐轩艺术馆开馆之后，又于六艺阁上
再建陈州五老艺术馆。 此情也浓，此
义也深。 正所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者也。

陈州五老艺术馆开馆之日，心有
感佩，遂有片言短语，是以为记。

诗诗歌歌

赋赋

贺市诗词楹联学会创作基地揭牌
作品选登

南歌子

都烨

市诗词楹联学会邓城创作基

地揭牌，呈瘦丁先生兼寄画家张一
先生。

日月寻常事，诗词律韵娇。 山
川市井水声杳， 留住时光自斟、鬓
毛凋！

叶宅深深院，沙河荡荡潮。 传
承善信种根苗， 濡染琴箫弹奏、寄
逍遥！

咏叶氏庄园酒古绝三章

瘦丁

癸卯岁冬月初五，大雪初霁，
赴邓城古镇酒文化博物馆出席市

诗词楹联学会创作基地揭牌仪

式。 吟得小诗三首， 呈诸方家正
之。

一

沙水一泓碧，邓城出好酒。
深藏小巷中，香气飘街口。

二

养在村闺里，犹如待字女。
红妆赏镜前，兰质不轻许。

三

工艺几多道？ 夏冬酝五谷。
一朝天下闻，雅事传千古。

清平乐·市诗词楹联学会创作基地
揭牌仪式试笔

梅影

钟灵毓秀，谁在高歌奏？ 沙颍
林泉君知否？ 绿蚁新醅骚友。

冬阳正浣溪沙， 开些照水仙
葩。胜地借来风势，小园恰绽疏花。

贺市诗词楹联学会创作基地揭牌

孤城

卜得林园傍古津，
粳粱泥窖正生春。
溵边今日来诗客，
俱是前身洛社人。

浣溪沙·市诗词楹联学会创作基地
揭牌纪事

御风

雪霁分明冬月中，虽然还拂一
些风。 园中感觉暖融融。

美酒请将千兴满，新诗只许万
愁空。 而今更作两从容。

天净沙·雪中诗话
碧溪

沙河鹭影飞花， 播撒满岸银
沙。千古庄园诗话。公孙树下，许村
烟火人家。

创作基地揭牌感怀

遥远

墙角红梅正欲开，
诗花也要急登台。
三杯绿蚁乘兴致，
宋雨唐风踏雪来。

市诗词楹联学会创作基地揭牌杂咏

晓风

程门雪霁红阳至，
沙颍河边四野新。
谁植诗花留此住，
来年相约满园春。

刻刀锋下立千仞 金戈铁马传神意
陈奕兵

在准备 “无声的呐喊———鲁迅

与版画”展文物资料的过程中，偶然
发现了郑野夫的旧照， 总觉得他眼
神中透着一股锐气。 在鉴赏了其版
画作品后， 好像这股锐不可当的气
魄在一幅幅版画作品中更为凸显。

郑野夫 (1909 年-1973 年 )，浙江
乐清人， 是一名版画家， 原名郑毓
英 ，笔名野夫 （EF）、未名 （明 ）、新潮
等。 郑野夫的一生历经时局动荡、社
会百态， 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
的社会形态与历史变革。 正是这些，
造就了一位充满生命力的抗战版画

家。
本次展览即将展出的 《没有祖

国的孩子 》《太平时势的农村生活 》
和《受了最名誉的伤》三幅作品让我
记忆犹新， 版画中坚毅的线条及栩
栩如生的画面能让我体会到野夫心

中流淌的真情实感。
《没有祖国的孩子》是东北作家

舒群一篇同名短篇小说中的插图 。

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果里因日

本对朝鲜的侵略失去了祖国和家

园 ，他的父亲因带领工人到总督府
进行斗争而被残忍杀害， 母亲希望
果里不要再过这样悲惨的生活 ，让
他逃亡到中国东北寻找自由之路 。
这幅版画作品虽然没有直接描绘中

国战场和中国人的悲惨处境， 但是
却通过朝鲜孩子果里的遭遇， 以异
国少年为镜， 映射出了郑野夫观照
祖国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的命

运， 同时也让人从画面中看出了野
夫内心深处流露出的炙热与爱国之

情。
郑野夫对底层人民生活的所见

所闻在作品中表现得十分贴切 ，不
论是农忙场景， 还是战争中保家卫
国的战士， 又或是饱受苦难的人民，
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太平时势的农
村生活》 这幅作品展现了没有硝烟
战火的农忙景象。 在《受了最名誉的

伤》这幅作品中，两名身受重伤的战
士，一人手缚绷带，一人失去了右腿，
但是依然走出了坚定的步伐， 他们
眼神里透出坚毅， 这些伤成为他们
的勋章。 野夫在作品中刻画了旧中
国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抗战时期

前线将士的神态。 他通过对人物和
场景的刻画， 将线条感和生动的场
面融入独有的艺术风格， 反映出底
层人民生活的艰辛与战争的残酷 ，
让人觉得他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又是

历史的记录者。
1929 年， 郑野夫在人生选择中

走向一条别样的艺术道路， 这一年
他开始进行木刻创作。 同年，鲁迅先
生与柔石、崔真吾、王方仁等人组织
了“朝花社”，出版了木刻画册《艺苑
朝华》。 这本画册给正在学习木刻版
画的野夫带来很大影响， 无论是创
作还是内容， 抑或是线条雕刻的技
法， 他的作品都表现得酣畅淋漓或
是慷慨激昂。 我认为这些成就离不

开鲁迅先生对当时一众青年版画创

作者的启迪。 “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
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这是鲁迅先生
在 1932 年的《“一八艺社”习作展览
会小引》中，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中新兴的现实主义木刻艺术的比

喻，而青年时期的野夫则被鲁迅先生
演讲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深深打动。

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将炮的怒
吼当作开山的霹雳， 把弹雨当作甘
霖”， 野夫的精神犹如他的这番话语
一般铿锵。 从“初出茅庐”到“救亡图
存”，野夫将其所继承的“新芽”精神
体现于木刻艺术中，他和战友们以笔
作刀锋，吹响了“刻刀锋下立千仞，金
戈铁马传神意”的战斗号角。

伴随着国家的命运与民族革命

精神的传递，野夫等一批又一批新兴
木刻人继承了鲁迅先生所倡导的以

新兴木刻为启蒙的思想。 我想，只有
经历过旧中国苦难的人，才能创作出
一批又一批直击灵魂的佳作。

鸿雪 摄暗香浮动

银杏树（外一首）

吴伟

初冬已过

你却还在迷恋深秋

凛冽寒风不忍拂过

那挂满枝头的

一枚枚金色叶片

生命的尽头

是轰轰烈烈

你在静静等待

时日不多

你想把生命拉长

不知能否等来

飞舞的雪花

了无遗憾

再投入大地的胸怀

初冬田野

风霜已经光顾

那绿色的红薯叶

已被漂染 穿上黑色的衣裳

树木早已萧疏

叶子已有归途

悄悄藏进了泥土

冬天并不悲凉

还有美景可以欣赏

那广袤的土地

换上了绿色的新装

哦，是嫩绿的麦苗
在迎风展望

它有一个梦想

想与雪花约会

牵手春天

在夏日的考验下

淬炼一地金黄


